
164

1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皮央 · 东嘎佛教遗存研究”（20CKG018）的阶段性成果，得到四川省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佛教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项目“9-13 世纪恶趣清净曼荼罗功能研究——从图像、文

本出发”（2020YB02）资助。笔者于 2019 年参加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张长虹研究员与故宫博物院

罗文华研究员所组织的西藏阿里石窟调查，前往该窟进行实地调查，得以对该窟的图像进行细致观察，特

此致谢。

西藏日土丁穹拉康石窟恶趣清净曼荼罗研究 *

卢素文

内容摘要：丁穹拉康石窟群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日土县多玛乡乌江村，其中仅

K1 四壁及窟顶皆绘壁画。本文结合图像特征和藏文文献，对 K1 所绘图像进行了考证。

K1 右壁绘制的是恶趣清净曼荼罗，与前壁绘制的四道一起构成完整的恶趣清净曼荼罗。

11-13 世纪在藏西出现的恶趣清净曼荼罗所依据的文本为仁钦桑布译《一切恶趣清净曼

荼罗仪轨》，与宋代法贤译《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为同源异译本。

丁穹拉康石窟群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日土县多玛乡乌江村境内的诺藏布河谷

内。1992 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对阿里地区进行文物普查，在此

期间首次对丁穹拉康石窟进行调查，并于 1993 年在《阿里地区文物志》一书中对丁穹

拉康壁画进行介绍，根据供养人服饰等图像特征认为其年代不早于 10 世纪，很可能为



165

12-13 世纪 1。2013 年 8 月，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联合再次

对其调查，并于 2014 年发表调查简报 2。在简报中将石窟群中的四座石窟依次编号为 K1-

K4，其中 K1 绘有壁画，根据图像特征等判断其年代为 10-12 世纪。窟内绘三铺曼荼罗，

简报中辨识出左壁所绘为金刚界曼荼罗，右壁和后壁所绘曼荼罗未识别仅做描述，前壁

部分图像的辨识存疑。而因石窟本身破坏严重以及资料公布有限，丁穹拉康石窟的研究

相对薄弱，除了年代判断外，石窟中的图像研究较少，部分图像未予辨识。笔者于 2019

年 5 月前往该石窟调查，得以近距离观察该窟的图像。在前人研究和实地调查的基础

上，本文对石窟内的部分壁画题材进行了重新辨识，并尝试找寻壁画图像的文本来源。

一、丁穹拉康石窟右壁和前壁的壁画

石窟平面形状近似正方形，窟顶中央内凹，为藻井式顶。原简报中将 K1 的四壁称

为后壁、左壁、前壁、右壁。

右壁所绘曼荼罗尊像被损坏，原报告中未进行图像辨识。该曼荼罗中最醒目的是壁

面留下的一个个小圆圈，金刚墙内外共有 53 个，其中金刚墙内有 37 个，这些小圆圈的

位置原来可能为贴塑的小佛像，在小像掉落后留下了一个个的小圆圈（图一）3。曼荼罗

四方绘有四门，图像可分为三重。中央绘八辐轮，辐轮原各有尊像。轮心绘主尊，以轮

心为依托绘八瓣莲花，四瓣莲花上未绘图像，另外四瓣原绘有图像，其中两处可辨识为

金刚杵和莲花，应为四亲近菩萨的三昧耶形。第二、第三重四隅各绘四菩萨，第三重四

方绘十六大菩萨，四门绘四护门菩萨。门楼两侧绘八吉祥（可辨识有伞等），门颊绘狮

子与白象。金刚墙外四隅绘十二天。从三十七尊像的配置，莲瓣上残存的金刚杵、莲花

等来看，该曼荼罗应为恶趣清净曼荼罗。该曼荼罗在东嘎石窟 3 号窟（图二）、卡俄普

石窟以及帕尔嘎尔布石窟的壁画中也有发现。

1 李永宪、霍巍等编写：《阿里地区文物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134-136。

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日土县丁穹拉康石窟群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

文物》2014（6）：32-40。

3 这些小圆圈的位置原先也可能是贴塑的擦擦小像。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所廖旸研究员于

2021 年 7 月在阿里石窟调查时告知笔者，在西藏阿里普兰县的一处石窟中观察到有贴塑擦擦的现象，特

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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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壁即窟门所在位置，中间为窟门，窟门左下角及左侧部分壁面被破坏。窟门上方

绘一组图像，以窟门为中心对称分布六组图像（图三），简报中识别了马头明王和女性

地方护法神，其余图像存疑。

窟门右侧最上方绘制一尊忿怒像，左手持白色嘎巴拉碗，右手上举，持钺刀，脚下

踩赤裸尸体。原简报中辨认为舞蹈人物，在古格红殿门楣上方绘有一与其图像特征基

本一致的护法神，在其莲座上有藏文题记“ མགོན་པོ་གྲི་གུག་ལ་ན་མོ།”，可译为“顶礼持钺怙

图二 东嘎 3 号窟顶部的恶趣清净曼荼罗图一 丁穹拉康石窟右壁的恶趣清净曼

荼罗

图三 丁穹拉康石窟前壁壁画配置示意图

（采自《西藏日土县丁穹拉康石窟群考古调查简报》图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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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据此，丁穹拉康的这身护法神推测为持钺怙主（图四）。持钺怙主在东嘎 1 号窟

（图五）、东嘎 2 号窟、白东布石窟和阿契寺等的壁画中皆有发现。

持钺怙主右侧绘制的是一组女性地方护法神 4，其旁边还绘有一组男性组像，共有五

身（图六），分两排，上面两身，为兽首人身，下排三身，中间一身着世俗装，带帽，

骑羊，两侧各有一兽首人身像，其中一身手持盾牌，五身像皆面向女性护法神。因图像

受损，四身兽首人身像身份暂且不明。东嘎 1 号窟（图七）、东嘎 2 号窟、白东布石窟

（图八）、增萨石窟、古格红殿、古格白殿、以及萨热译师殿中皆绘有该组图像，这七处

图像保存相对较好，可以辨识出四身兽首人身形象，分别为鹿首人身、羊首人身、象首

人身、猴首人身。其中古格红殿和萨热译师殿在部分图像下方有藏文题记，古格红殿中

骑羊人物下方题记为“ འབྲོག་གནས”，鹿首人身下方题记为“ སྲེད་སྦོང”，羊首人身下方题

记为“ ཡང་དག་ཤས”，象首人身下方题记为“ རྒྱུན་འཆན”，猴首人身下方题记为“ ཤེས་པའི་སྒྲོ་

མ”。萨热译师殿的护法神绘于门楣上方，熊文彬对萨热译师殿的图像进行了辨识和研

究，将骑羊人物下方题记译为“牧区夜叉”（གནོད་སྦྱིན་འབྲོག་གནས），羊首人身下方题记译为

“正知”（ཡང་དག་ཤས），鹿首人身下方题记为“སྲེད་སྦོང”音译为“色邦”，象首人身下方题

记为“ རྒྱུན་འཆན”音译为“俊钦”，认为他们都是被佛教法师降伏、发誓保护佛教的地方

4 关于西藏西部女性地方护法神的研究，可参考任赟娟、王瑞雷：《西藏西部“阿里三围”女护法神灵多

杰钦姆的图像变迁与信仰传承》,《敦煌研究》2019（4）：49-60 ；张长虹：《大译师仁钦桑布传记译注

（下）》，《中国藏学》2014（1）：35。

图五 东嘎 1 号窟东壁所绘持钺怙主图四 丁穹拉康石窟前壁所绘持钺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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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灵 5。《仁钦桑布传记》中记载仁钦桑布曾经调伏了地方神灵：“镇伏了居士热拉金（ར་

སླག་ཅན）并任命他为侍者，守护荣穷所有寺庙的财物。”6 热拉金可译为“披着羊皮”，因

此推测男性人物可能为居士热拉金，图像中将其表现为骑羊的男性形象，周围的四身兽

首人身形象则为其侍从。

男性护法神下方绘有一身忿怒尊像，简报中定为金刚勇识。该像一面二臂，左手持

剑，右手施期克印，右腿弯曲，左腿伸展，侧面而立；上身赤裸，双肩披飘带，下身着

虎皮裙，手腕及颈间戴蛇索（图九）。根据图像特征来看应为不动明王，造型类似的不

5 熊文彬：《西藏阿里札达县译师殿壁画年代及相关问题》，《文物》2019（2）：41。

6 张长虹：《大译师仁钦桑布传记译注（下）》，《中国藏学》2014（1）：35。

图八 白东布石窟甬道西壁所绘骑羊人及其随从

图六  丁穹拉康石窟前壁所绘骑羊人 图七 东嘎 1 号窟东壁所绘骑羊人


